
单嘉玖： 我和父亲两代故宫人
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薪火相传
两代人的故宫缘

走进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书

画修复室 ， 外界的声音似乎都消失

了， 仿佛有一道天然屏障， 将不远处

的故宫开放区里日均 6 万游客带来的

喧嚣都屏蔽掉了。

在这里， 时间停留在每一个不急

不躁的细节上， 停留在与文物同频共

振的呼吸中。 修复师们手上有最精准

的老手艺， 看似轻盈的动作， 却是经

过千万次练习后达到的精准与稳健。

单嘉玖留着温婉的齐耳短发， 身

着白色工作大褂， 工作中的她专注而

内敛， 同时透着一种 “手艺人” 特有

的细心、 耐心与严谨。 墙壁上， 是她

刚刚耗时四个多月修复完成的清代宫

廷画家周本的山水画贴落 。 在她身

旁， 几个年轻的修复师正一丝不苟地

修复着养心殿的槅扇芯。 他们都是她

手把手带出来的徒弟， 单嘉玖时不时

俯身查看， 给以指导和建议。

尽管已退休两年 ， 但是她依然

如往常一样， 一件接着一件地修复，

因为太多的书画在等待她的抢救与

修复。

在故宫从事书画修复长达 40 年，

至今她耳畔犹会回响起父亲当年的谆

谆教诲： “故宫的文物是几千年中华

文化的结晶， 这些文物永远会被人们

珍视、 传承下去。 你做的这份工作是

一个非常伟大的事， 把文物完整地传

下去， 你要跟师傅好好学， 这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 是经验的事。”

父亲语气中透出的对故宫的热

爱 ， 至今深深印刻在单嘉玖的脑海

中。 “紫禁城里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

木都饱含着父亲的深情厚爱 。 从 17

岁进入 ‘清室善后委员会’， 到经历

故宫博物院从成立到成长的所有风雨

跌宕， 父亲在故宫度过了 74 个春秋，

可以说无论精神上还是感情上， 父亲

都与故宫博物院融为一体了。” 她说。

在故宫里， 单士元先生感受过祖

国的风雨沧桑， 又见到新中国成立后

的振兴与走向富强。

单嘉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 “我

这一生看过五种旗帜在故宫飘扬： 大

清的龙旗， 孙中山辛亥革命五色旗，

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 日本的膏药

旗 ，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

旗。 我只爱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单嘉玖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 照

顾父亲的生活起居。 她说， 每天父亲

比她更早到故宫。 “我父亲一辈子早

已养成一种习惯， 只要不出差， 每天

一定要在故宫里走一走， 看一看， 直

到 90 岁时还天天来故宫转转。”

单士元先生曾说， 故宫作为原明

清皇宫， 一砖一瓦都是不可再生的历

史遗物， 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认识与研

究。 “父亲走遍了故宫每个角落， 每

当发现维修中的垃圾 ， 一定好好检

视， 只要发现有价值的构件， 包括残

砖碎瓦， 颓梁断木， 都会加以保留。

即使拆下来的破顶棚也会认真检查，

如果发现夹层中有乾隆高丽纸等一类

的宫廷旧纸， 会让图书馆的同志前去

采集， 以备修书之用。”

单嘉玖始终铭记的， 是父亲在得

知她要从事书画修复工作后， 对她郑

重嘱咐： “搞文物不能玩文物， 只要

触犯这个底线， 就会产生私心。 这是

咱们家的家规， 你一定要做到。”

父亲的教诲单嘉玖始终不敢忘。

甘守清贫的她没有染指过文玩市场，

40 年来 ， 始终如一地静心修复着每

一件国宝文物 。 退休后 ， 曾有公司

付很高的报酬请她去帮忙 ， 被她谢

绝 ： “是故宫培养了我 ， 我只给故

宫干活 ， 给故宫培养徒弟 ， 外面的

事一概不参与。”

“搞文物不能玩文物”， 也正是

作为文物专家的单士元先生一生恪守

的原则。 他从不收藏文物、 从不以商

业目的为别人鉴定文物， 他生活朴素

节俭 ， 曾笑言自己是 “三穷老人 ”，

即穷学生、 穷职员、 穷教授。 他说：

“故宫处处是历史， 件件是文物。 对

于鉴定文物 ， 我并不反对其重要作

用， 但单纯以货币价值定高低， 那是

古玩商人， 而不是文物工作者了。”

“每当有人问我， 父亲对我的影

响是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父亲做

了什么 ， 而是他的师辈们对他的影

响。 故宫博物院是在军阀政权的不断

更迭中艰难诞生和成长的， 我常听父

亲忆起陈垣、 庄蕴宽等师长， 他说，

当时这些先生在故宫工作一无工资

二无津贴 ， 他们没有私利和私心 ，

体现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觉悟与

正直人生。”

单嘉玖说： “父亲对师辈始终有

一种深深的崇敬， 这几乎成为鼓舞他

一生的力量。 他传承着这种精神， 这

种精神也影响着我。”

父亲始终坚持
“修旧如旧” 原则

“父亲一辈子最看不够的是故宫

宏伟的建筑。” 单嘉玖说， 父亲曾经

谈到他开始研究古建筑的原因， 那是

上世纪 30 年代， 他在北京大学读研

时 ， 听陈衡哲教授在西洋史课上讲

道： “中国建筑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可惜的是 ， 外国人写的世界建筑史

中， 从来不提中国建筑艺术， 因为他

们不懂， 也因为我国缺乏专业人员从

事研究， 因此被人瞧不起。” 这番话

对他触动很大 ， 在强烈的民族自尊

心驱使下 ， 他立志在建筑领域刻苦

钻研。

新中国成立后 ， 单士元先生以

加倍的热情投入到所热爱的事业之

中 。 故宫宫殿自鸦片战争以后就日

渐衰落 ， 当时 ， 故宫博物院缺少专

门的古建筑研究保护人员 ， 没有专

业的古建筑维修队伍 ， 大量的古建

筑亟待修整。

1954 年 ， 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

局局长郑振铎找到建筑学家梁思成，

请他推荐一位能够管理故宫古建筑的

专家。 梁思成说： “用不着我推荐，

故宫现在就有一位———单士元。” 于

是 ， 经郑振铎局长推荐 ， 故宫博物

院吴仲超院长委任单士元先生主持

古建筑维修保护管理 。 此后 ， 他将

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了故宫古建

筑保护事业。

“不住人的房子容易坏， 面对如

此庞大的建筑群体 ， 从什么角度入

手、 确立一个什么样的保护方针尤其

重要。” 单嘉玖说， 在主持故宫古建

筑保护工作期间， 父亲始终坚持不改

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 坚持使用原材

料 、 原工艺的做法 ， 防止建设性破

坏 ， 反对大拆大改 ， 反对 “焕然一

新”。 他强调古建筑的维修不同于简

单的修房子， 要在忠实历史， 保护历

史的前提下进行 ， 不能把故宫修成

“新宫”。

为此， 单士元先生确立了 “着重

保养， 重点修缮， 全面规划， 逐步实

施 ” 的十六字方针 ， 并且始终坚持

“修旧如旧” 的原则。 所谓修旧如旧，

是指不改变原建筑的法式与结构， 这

一远见卓识的指导方针， 至今仍然是

维护故宫古建筑的基本原则。

1958 年下半年 ， 一项繁重而紧

迫的大修故宫古建筑的任务布置下

来， 要求赶在 1959 年 10 月前完工，

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

年， 全面领导规划这次大修的是单士

元先生。

头一项大修任务是对太和殿及其

四庑崇楼等脱落残损彩画重新彩绘，

但是， 一个突出问题是太和殿与太和

门外檐彩画是民国初年准备称帝的袁

世凯所为， 不但与清代原有彩画极不

相称， 更不能作为这次重绘的依据。

在查看文献资料后， 他决定按清康熙

三十六年 （1697 年 ） 重建后的太和

殿外檐彩画重绘， 做到内外檐彩画一

致， 恢复康熙时期原状。 他找来了原

故宫内的老工人， 还特别聘用了原京

城南城九龙斋画店掌门画工何文奎及

北城鼓楼文翰斋画店老师傅张连卿。

在精工巧匠的修复下 ， 不仅在太和

殿、 太和门除去了袁世凯称帝时残存

的粗糙无章的外檐彩画， 而且重新恢

复康熙三十六年原有的和玺彩画， 高

质量完成了大修任务。

单士元先生注重古建筑人才的培

养和挖掘。 解放初期， 他特意挽留了

被称为 “故宫十老” 的 10 位已超过退

休年龄的杰出工匠， 担任工作指导， 按

月付酬 。 在他的呼吁下 ， 经文化部批

准， 将工匠队伍由临时工改为正式合同

工， 改变了春季招工、 冬季歇工时工匠

散去的旧制。 作为带头人， 他还大胆带

领青年专业人员开展工作， 先后主持了

太和殿保养、 午门修缮、 角楼落架大修

等重要工程， 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古建

筑专业人才。

虔敬之心修书画
口传心授教技艺

明代周嘉胄在 《装潢志》 中把书画

修复形容为 “病笃延医”， “医善则随

手而起， 医不善随剂而毙”。

对于古书画来说 ， 好的修复师如

同良医 ， 修复一次 ， 至少可以使其生

命延长上百年。 单嘉玖在故宫的 40 年

中 ， 数百件古书画文物经她的手得以

延续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 故宫的第一套书画

修复班底在 1954 年组建起来， 来自全

国各地的著名书画装裱大师， 集中修复

一大批故宫院藏的翰墨精品， 单嘉玖的

师傅、 曾修复 《五牛图》 的孙承枝便是

其中的一员。

“1978 年冬， 我结束了农村插队，

那时故宫正在大量招年轻人， 文物修复

复制工厂要招两名古书画修复人员， 我

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走进了故宫。” 那

时， 单嘉玖对书画装裱修复一窍不通。

第一天上班， 师傅孙承枝把一沓纸往桌

上一搁， 上面放把马蹄刀， 让单嘉玖把

纸上的草棍、 煤渣刮掉， 还得保持纸张

的完整和光洁， 这一刮就是 3 个月。

“我从小受父亲影响， 对长辈、 文

物都有一种敬畏感。 那时候每天练基本

功， 也会感到闷闷的， 但是师傅叫干就

干， 怎么做针锥、 削起子、 修刷子， 都

得自己干。” 单嘉玖回忆说， 第二年进

入一些品式上的学习 ， 学做立轴 、 手

卷、 册页等等； 第三年， 才开始在师傅

带领下进行简单的文物修复。

“现在回想， 磨刀刮纸不只是练基

本功， 也是磨你的性情。 你得坐得住、

静下心 ， 不能毛毛草草 。 那一段确实

让我难忘 ， 后来总觉得这种磨炼太有

用了。”

古书画通常分四层， 一层画心、 一

层托心纸、 两层背纸。 修复过程中最难

的是 “揭” 的环节， 特别是托心纸， 既

要揭得干干净净， 又不能使画心受损。

因此， 这是一个心血滴灌的过程， 收起

自己的个性， 完全跟着古画走， 如此才

能妙手回春。

单嘉玖说 ， 尽管现在有了仪器检

测， 甚至能精微到纸的纤维， 但是修复

的核心还是靠人的经验， 清洗、 揭背、

托心 、 隐补 、 全色的过程全部依靠手

工， 耗时最长的需要一年， 最短也要三

个月。

“我们之所以被称为 ‘画医’， 是

因为真的很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 人病

了， 吃什么药、 打什么针， 取决于病体

和病情。 书画病了， 怎么抢救、 如何修

复， 则取决于作品的受损状态， 而不是

文物等级的高低。 传世名作， 由于历朝

历代都是重点呵护对象， 受到损坏的几

率反而偏小， 倒是等级较低， 特别是流

传于民间的藏品， 由于受损原因多样，

修复更难。”

单嘉玖完成过许多高难度的修复，

其中， 让她最为难忘的一次修复， 是明

代的 《屠隆草书诗轴 》 。 这幅诗轴纵

208 厘米 ， 横 96 厘米 ， 修复前十分残

破， 画心上纵向撕裂 52 厘米， 画心与

小托心之间出现空鼓， 原残画心不同程

度翘起。 单嘉玖说， 这件文物是中国古

代 “小托心” 修复法的代表作， “小托

心” 与画心性质相同， 不可再揭动， 但

是由于当初的补偿做法失效， 必须重新

整合 。 修复这幅作品时 ， 需带糊大面

积、 多部位同时暗复， 稍不留神就可能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因此整个过程如履

薄冰 。 她埋头修复了整整十个月 ， 最

终， 成功修复完成。

“只要东西还在就得修， 甭管破成

什么样， 也得一点点给拼好， 有时都成

了一团了也得给解开， 这就是修复人的

职责。” 每修复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书画

作品后， 她会将过程与心得撰写成文，

如今已发表近 20 篇论文。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

书画的装裱修复技艺已有 1700 多年历

史， 基本上靠师徒的代代传承。 如今，

单嘉玖也将自己 40 年来积累的经验传

授给年轻人， 她目前带了 5 个徒弟， 每

一个都是从手把手开始教起。 “如果说

修复质量的优劣与技术水平的高低成正

比， 知道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 靠的则

是背后的知识和经验。 师辈们留给我们

的不仅是高超的技术、 深厚的知识和丰

富的经验， 还有那种视文物为生命的品

质， 也是我们继承于前、 又责无旁贷传

续于后的特殊使命。”

由于常年弯腰俯身， 故宫里上年纪

的书画修复师， 或多或少都有腰椎、 颈

椎问题， 甚至胃病。 然而， 这里的不少

“画医” 却都工作了几十年， 退休了又

返聘回来， 继续修复书画。

采访临近结束， 记者问， 在书画修

复领域， 工匠精神有怎样的内涵？ 单嘉

玖沉思片刻， 认真地说道： “工匠精神

首先是热爱这份工作， 对文物有敬畏之

心， 要有这种品质才能把事做好， 如果

对文物没有起码的尊重， 就做不好这份

枯燥的工作， 尤其现在外界的诱惑非常

多， 敬畏之心是这个职业的基本素养。”

干了 40 年的单嘉玖，如今对待每一

次修复依旧是小心翼翼， 职业性的敬畏

与谦恭，早已成为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故宫里这些古书画一代代传下来

不容易， 不能在我们手里给断掉， 我们

得继续传承下去 ， 让子孙万代都能看

到 。” 对单嘉玖来说 ， 今后的岁月里 ，

她将继续一件接着一件地修复， 同时，

还要把 40 年来积累的全部经验教给年

轻人， 让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书画装裱修

复技艺完好地传下去， 这就是她最大的

心愿。

▲单嘉玖和父

亲单士元。

荨单 嘉 玖 寄

语 ： “工匠之事 ，

莫不虔敬”。

【人物档案】

单嘉玖，1957 年生于北京。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古代书画修复专家，曾修复大量古书画，完成断裂、糟

朽 、霉烂 、粘损 、缺失等不同损坏的修补复原 ，以及手

卷、立轴、横披、册页、匾额、对联、画屏、贴落、扇面、槅

扇画等不同装裱格式文物书画的装裱和修复。 指导培

养故宫及其他博物馆书画修复人员十余名。

1978 年冬，21 岁的单嘉玖走进故宫，从头学起，成
为一名书画修复师，这一干就是 40 年。 如今，她已是我
国顶级书画修复师，当之无愧的“大国工匠”。 在书画修
复生涯中 ，数百幅传世书画经由她的手重现生机 ，延续
寿命。

她的父亲单士元（1907-1998）与故宫的缘分，更是
具有传奇色彩， 有人将之概括为：“溥仪出宫， 单士元进
宫”———1924 年，清逊帝溥仪出宫，民国政府成立“清室

善后委员会”，17 岁的单士元应聘为“善委会”查点物品的
书记员，他的一生从此与这座宫殿紧密相连。 从最初的档案
整理，到新中国成立后主持故宫全面大修，直至耄耋之年还
在为故宫恪尽职守，被尊称为“看护国宝的国宝”。

单士元先生在故宫工作了 74 载。 如今，单嘉玖也已经
退休，但是她仍谨记父亲对她的教诲，兢兢业业为故宫修复
书画、培养书画修复人才。 父女两代人用自己的生命时光在
守护着国宝，续写着故宫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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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以赤诚之心守护祖国瑰宝
温暖而谦逊，执著而淡泊，这是单

嘉玖留给记者的最深印象。 她反复谈

到了磨性子，静下心来，心怀敬畏。

采访结束， 单嘉玖答应了记者写

下一句寄语的请求。在思考了两天后，

她发来了八个字：“工匠之事， 莫不虔

敬”。 娟秀的字迹，一笔一画写得恭恭

敬敬，从中能够感受到她心底里的“虔

敬”之心。

单嘉玖身上不仅传承了书画修复

技艺的专业精神， 更继承了父亲的风

骨与风范———坚持原则，淡泊名利，以

赤诚之心守护祖国文物瑰宝。

采访中， 单嘉玖回忆起自己第一

次进故宫时父亲对她说的话。 当时她

还是个小学生，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

故宫拔草，父亲得知后，对幼小而懵懂

的她说：“过去皇宫里每年都除草，那

时候是太监干的活。 故宫现在是博物

馆，你能给故宫做点事，好！ ”

“给故宫做点事”，如今回望，这句

话饱含深意， 也仿佛为她的人生指明

了方向。也正是这种耳濡目染，让单嘉

玖与父亲一样，一生钟情于故宫、坚守

和传承故宫精神。 她说：“父亲一辈子

最看不够的是故宫宏伟的建筑， 而我

成天触摸的是故宫的手卷、 立轴、册

页、贴落、扇面……”

如果生命是一炉旺火， 单嘉玖也

如同父亲那样将生命之火都投入了故

宫的文脉传承之中。而他们的经历、信

念， 也是一代又一代故宫守护者的缩

影———将自己的青春韶华、 热血与汗

水都融入到故宫这一座文化宝库。

时光流转 ， 相信无论多少年以

后， 当人们观赏紫禁城里保存完好的

宫殿建筑、 精心修复的传世文物时，

都会感受到， 这里不仅有文物传达的

历史信息， 还有着故宫守护者们的生

命体温。

荨1930 年 ，单

士元（右二）和

大家一起整理

清代档案。

荨正在认真修

复书画的单嘉

玖。 （均受访
者供图）

荨单嘉玖在向

年轻人传授技

艺， 听者也十

分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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